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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孤独症儿童在情感理解和表达上存在较大障碍，积极情绪较少，难以与其他个体体验共享积极情感。作为微观的心理单

元，积极情绪和共享积极情感同时作用于个体与环境，调节着个体的人际活动进程和内部动机。共享积极情感在生理、心理和

社会三个层面对干预双方产生积极效应：形成生长导向的干预模式，延长互动时间，增加互动频率，提升互动质量。在临床中，

干预人员和父母可以通过提升联合注意水平、增强游戏性以及表达积极情感等策略来帮助孤独症儿童体验共享积极情感。未

来孤独症儿童研究有必要将共享积极情感视为干预目标的重点，重视与共享积极情感有关的笑行为在孤独症儿童早期筛查工

作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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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ared Positive Emotion: Mechanism and Promotion Strategies in Intervention
for Children with Autism

LIU Chao
（Normal College，Wuxi City College of Vocational Technology，Wuxi 214153，China）

Abstract: Autistic children have great difficulties in understanding and expressing emotions，and have few positive emotions，which
makes it difficult to experience and share positive emotions with other individuals. As a micro psychological unit，positive emotion and
shared positive emotion act on individuals and the environment at the same time，regulating the process of individual interpersonal ac⁃
tivities and internal motivation. Shared positive emotions have positive effects on both sides of the intervention at physiological，psycho⁃
logical and social levels: growth-oriented intervention pattern is formed，interaction time is prolonged，interaction frequency is in⁃
creased，and interaction quality is improved. In clinical work，intervention personnel and parents can help autistic children experi⁃
ence shared positive emotions by improving the joint attention，enhancing the playfulness and expressing positive emotions. Future re⁃
search on children with autism should focus on the sharing of positive emotions as an intervention target，and pay attention to the role
of smile behavior related to sharing of positive emotions in the early screening of children with autism.
Key words: autism; positive emotion; shared positive emotion; joint attention; internal motivation

近一百年来，孤独症谱系障碍儿童的发病

率持续上升。《中国孤独症教育康复行业发展状

况报告Ⅲ》表明，我国罹患孤独症的人口总数大

约为1000万，保守估计，孤独症儿童约为200多

万［1］，由于患病率不断攀升，孤独症已逐渐演变

成全球性重大公共卫生问题［2］。伴随着这一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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峻事实，关于孤独症儿童的干预方法有了多元

的发展，包括行为治疗、游戏治疗、音乐治疗、绘

画治疗以及基于通信技术基础之上的智能化干

预技术。在诸多干预方法中，干预技术与操作

程序是父母和干预人员关注的重点，双方的积

极情感经常处于隐蔽地位，没有得到应有的重

视程度。近年来，研究者开始强调了解孤独症

儿童的动机维度，研究的关注点也转向于积极

情感［3］。积极情绪和共享积极情感作为微观的

心理单元，不仅调节着个体的自身活动和内部

动机，也作用于人际活动进程。目前，共享积极

情感还未引起国内孤独症儿童研究领域与干预

领域的关注，本文主要考察共享积极情感在孤

独症儿童干预中的作用机制，探究提升共享积

极情感的主要策略。

一、孤独症儿童在积极情绪和共享积极

情感上的表现

（一）积极情绪

积极情绪是指由于内外刺激满足个体需要

而产生的愉悦情绪［4］。积极情绪有助于帮助个

体提高生活幸福感，以积极的态度评价自我和

周围的事物，愉悦地探索未知事物。孤独症儿

童由于神经系统出现结构性失调，导致他们在

情绪的感知、理解、体验和表达方面存在困难，

最明显的特征是难以体验较高强度和较高频率

的积极情绪。孤独症儿童的情绪经常是平的［5］，

积极情绪较少，消极情绪和中性情绪较多［6-7］。

研究者对40名孤独症儿童和40名发展正常儿

童进行亲子互动研究，将儿童的积极情绪、消极

情绪和情绪调节策略进行编码，结果发现，两组

父母对儿童的反应具有同等程度的敏感性和温

暖度，但是，孤独症儿童总体上表现出较低水平

的积极情绪和较高水平的消极情绪，情绪调节

策略比较单一［8］。结合临床表现，与正常儿童相

比，孤独症儿童的积极情绪表达总体处于偏低

水平，且其积极情绪多处于个体内部。研究发

现，孤独症谱系障碍儿童在观察自己的兴趣图

片时伴随积极情绪的增强，但是在观察他人的

兴趣图片时不伴随积极情绪的增强［9］，也即是

说，孤独症儿童难以关注他人的兴趣，对他人的

兴趣很难体验到积极情绪。

（二）共享积极情感

共享积极情感是不同个体基于共同活动时

体验到的积极情感。共享积极情感指这样的时

刻，互动双方都处于幸福、欢笑之中，体验着情感

的连接［10］。共享积极情感包括两个更为宽泛的

建构，即社会注意和社会情绪，在社会注意领域，

共享积极情感包括对人脸和眼睛进行视觉关注

的偏好，在情绪情感领域，则包括先天的气质特

征、情绪唤醒、情绪调节以及情绪表达和理

解［11］。从操作性上讲，共享积极情感包括笑和眼

神接触两个分离的、可观察的行为，在一般情景

下，这两个行为是整合在一起的［12］。使用共享积

极情感是告诉沟通同伴关于共享积极经验的情

绪涵义的一个非常有效的方法，比如说，一个儿

童对着成人笑，他采用联合注意来向成人传达他

关于某个玩具的兴奋，儿童笑容的呈现和一个相

关的手势能够有效地展现联合注意的功能：与同

伴共享积极经验［12］。共享积极情感具有进化价

值，在个体的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帮助个体获

取资源和持久关注。本质上，共享积极情感是就

某一个关注对象或活动内容与他人产生类似的

积极情感回应，这种相似的微观心理状态是互动

双方之间达成的一种“内在的默契”，维护着双方

之间的内在关系。在临床干预中不难发现，针对

孤独症儿童较难表达出共享性质的积极情感。

共享积极情感对孤独症儿童来说是一件特别困

难的事［11］，他们在与父母或同伴互动时较难表现

出共享的积极情感，这构成了孤独症儿童与他人

进一步互动的障碍。

二、共享积极情感在孤独症儿童干预中

的作用机制

共享积极情感帮助孤独症儿童与父母和干

预者建立内在的情感关联，孤独症儿童通过与他

人建立情感联系，重建自己对周遭世界的理解。

以往的行为技能训练侧重从行为矫正和社会技

能提升的角度来改善孤独症儿童的症状，主要的

取向是聚焦于孤独症儿童。共享积极情感侧重

从社会互动质量的角度来提升孤独症儿童的能

力，主要的取向是同时聚焦于孤独症儿童和与其

互动的其他个体。共享积极情感在干预过程中

起着枢纽性的作用，如图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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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

积极情感

图1 共享积极情感在自闭症儿童干预中的作用机制

干预双方在联合注意焦点上同时体验到积

极情绪，双方就某一个特定的人、事和活动产

生一种共享的积极的情绪情感状态，在积极情

感上达成共鸣感和同步性。共享积极情感在

生理、心理和社会三个层面对干预的双方产生

积极的影响，进而形成生长导向的干预模式、

延长互动时间、增加互动频率和提升互动质量

等积极后效，而这些积极后效能够进一步提高

干预双方体验共享积极情感的机会和概率，形

成良性循环。

（一）前因

共享积极情感需要整合三个基本条件：干预

双方、联合注意焦点和积极情绪。联合注意焦点

是共享积极情感产生的前提条件。积极情绪是

互动双方建立内在关系必不可少的核心条件。

共享积极情感有机整合了互动双方的联合注意

焦点和积极情绪。正常发展儿童和发育迟缓儿

童能够频繁地整合积极情感和联合注意，从而顺

利地与他人形成共享积极情感［12］。孤独症儿童

在表现积极情感上并不存在原初缺陷，但是在联

合注意期间使用共享积极情感这一方面存在缺

陷［13］。研究发现，孤独症儿童不能将面部的笑与

眼神接触整合成一个能够传递沟通意图的单一

行为［14］，在社会笑和共享情感的表达上都存在明

显的缺陷［15］。孤独症儿童不太容易通过一种内

在的力量有机地结合积极情绪与联合注意，难以

与他人共享情感性的经验，表现出来的特点是游

离于他人和社会。干预的意义就在于使互动双

方在联合注意焦点上形成一致性的和同步性的

积极情绪体验，帮助孤独症儿童获取大量的共享

积极情感体验，从而塑造孤独症儿童参与人际活

动的内部动机。

（二）共享积极情感在干预中的作用与过程

共享积极情感分别在生理、心理和社会等三

个层面对干预双方产生积极作用，其中，生理层

面与心理层面之间存在交互作用，同时，心理层

面和社会层面之间也存在交互作用。

1.生理层面

积极情绪和共享积极情感可以促进个体的

适应性和舒适性，带有较强的进化意义，与单一

的积极情绪相比，共享积极情感整合了更多的要

素，在激发某些神经递质的释放上有更大的作

用。在积极情绪的影响下，免疫细胞的活动性得

到增强，抗体干扰素 γ激素的浓度上升［16-17］。人

际之间由于觉得好玩和愉悦而引起的笑能够促

进垂体释放β-内啡肽，提高中枢神经系统中的多

巴胺水平，有效控制疼痛，提高痛觉阈限［18］，实验

发现，多巴胺水平的下降与缺乏快乐情绪紧密相

连［16］。与单人运动相比，多人间的同步性运动使

个体的内啡肽增加了一倍［19］210–213。诸多研究从

整体上说明积极情绪和共享积极情感对个体存

在不可忽视的生理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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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心理层面

心理层面上，共享积极情感使干预双方体验

到一种愉悦的、满足的、快乐的情绪和情感，促使

双方在互动过程中体验到幸福感和满足感，帮助

孤独症儿童在人际互动中体验到支持的力量，体

验安全感与归属感，帮助父母体验养育效能感，

帮助干预人员体验工作胜任感。

养育是人类社会中一件非常艰辛的事，因

此，人类的养育行为需要一种奖励机制，而这个

奖励机制就隐藏在儿童与成人之间成功的互动

之中。儿童对父母展露自己天真的笑容和悦耳

的牙牙语，对父母产生眼神的贯注与行为的追

随，以及对父母的信任和依恋，都是使得父母对

儿童进行持续投资的内在原因。孤独症儿童的

核心缺陷是沟通障碍与情感障碍，这两个障碍

严重影响了父母在养育方面的自我效能感，经

常使得父母处于消极情绪之中。由于孤独症难

以治愈，其父母长期遭受焦虑、抑郁和亲职压

力［20］，与其他障碍儿童的父母相比，孤独症儿童

父母报告更高水平的焦虑［21］，经验持续增长的

压力、抑郁和焦虑情绪［22］，这些持久的消极情绪

最终削弱父母的自我效能感，进一步导致父母

产生焦虑情绪与抑郁情绪［23］。研究者对302位

孤独症儿童和其他特殊需要儿童的父母进行研

究，结果发现，政府提供福利降低了七岁以下其

他特殊需要儿童父母的消极情绪，但是，提供福

利对不同年龄段孤独症儿童父母的消极情绪没

有调节作用［24］，研究者采用日记方法记录母亲

的压力和情感状态，结果发现，日常的积极情感

能对压力导致的长期负面影响起到缓冲作

用［25］。总体上看，游离于互动双方的外部积极

事件和积极经验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孤独症儿童

父母的养育自我效能感问题。父母只有在与儿

童的互动中体验到理解、快乐与满足，获得默

契，才可以重建养育自我效能感。

干预人员工作胜任感的获得途径包括两个：

一是自身的干预技能和干预素养；一是与孤独症

儿童互动过程中产生的共享积极情感。干预人

员与孤独症儿童之间体验着丰富的共享积极情

感有利于提升干预人员的工作胜任感。对于干

预人员而言，干预是一种任务，而恰恰是任务模

式的设定容易使得干预人员在情感的投入上有

所欠缺。根据观察，我们发现，在给孤独症学步

儿童提供干预时，绝大部分干预人员倾向于采用

中性的情感［25］。干预人员要进行频繁的观察、分

析与行为介入，认知负荷大，经常会悬置自己的

主观情感，即便孤独症儿童在任务中表现良好，

干预人员给予的笑容和笑声也是程序性的和格

式化的，缺少真切而灵动的快乐体验和情感卷

入。干预人员的工作胜任感在干预中起着重要

的推动作用，如果干预人员不能与孤独症儿童产

生共享积极情感，随着干预时程的增长，可能会

逐步降低其内在的工作胜任感。

3.社会层面

基于丰富的共享积极情感，父母与儿童形成

良好的依恋关系，干预人员与儿童形成稳定的工

作关系，这二者构成孤独症儿童成长的干预联

盟。共享积极情感在塑造健康的人际关系中起

着不容忽视的作用，帮助父母、干预人员和孤独

症儿童之间形成稳固的干预联盟。研究表明，共

享积极情感能够有效促进沟通的发生［26］，促进父

母与学步儿童之间产生共时性的交互作用，帮助

学步儿童形成安全型依恋关系［27］。通过恰当的

互动策略，孤独症儿童也可以改善与父母之间的

关系，对父母产生依恋［28］。成功的干预是在良好

的关系中得以完成的，不是“我来发现你的问题”

“对你进行干预”，并“修正你的缺陷”，而是“我试

着理解你”“发现你的独特”“和你一起克服困

难”，并“帮助你理解自己和这个世界”。研究发

现，依恋关系的建立有助于儿童功能领域的发展

及养育者敏感性的提高［28］。只有建立内在的情

感性的关系，才能真正意义上形成干预联盟。在

稳固的干预联盟中，父母、干预人员和儿童体验

着较为稳定的、可预期的共享积极情感，这可以

在最大程度上帮助儿童对人际活动产生内在的

兴趣和动机。

（三）后效

共享积极情感通过生理、心理和社会等三个

层面的路径产生积极后效，具体看来，包括：形成

生长导向的互动模式，主动延长互动时间，主动

增加互动频率，提升干预质量。通过与孤独症儿

童之间形成同时性的积极情感体验，父母和干预

人员形成生长导向的互动模式，这一模式的主要

特征是：享受互动时光；体验互动产生的快乐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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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能够灵活根据儿童当下的状况进行干预目标

和相应技术的调整；把干预对方知觉为一个具有

特殊需要的独特个体；从情感上接纳这一独特的

个体。在生长导向的工作模式下，父母和干预人

员可以更加完整地投入到干预过程之中，帮助儿

童更好地实现生长，客观上延长成人与孤独症儿

童之间的互动时间，增加互动频率，提升互动质

量，这一系列积极后效提升干预双方之间的联合

注意水平，增加了积极情绪的产生，从而进一步

形成了更为稳定的共享积极情感。

三、提升共享积极情感的技术

共享积极情感是对父母和干预人员发起干

预活动的内在奖赏，有助于他们产生与孤独症儿

童进行持续互动的动力。在某种程度上，干预的

要点与难点是通过提升联合注意、增强游戏性以

及表达积极情感等策略来帮助干预双方体验共

享积极情感。

（一）提升联合注意

联合注意是情绪交换与共享的前提，联合注

意技能和共享积极情感是内在关联的［11］。共享

积极情感是互动双方基于共同的注意焦点形成

积极的情感体验，孤独症儿童的联合注意能力存

在缺陷，难以形成共享积极情感。孤独症儿童一

般更容易关注客体，在关注人上花的时间较

少［11］。与人比较，客体的稳定性和可控性更高，

而人的身体姿势、声调和面部表情经常变化，容

易导致过度刺激。一项fMRI研究向孤独症儿童

和正常儿童分别呈现自己感兴趣的事物的图片

和他人感兴趣的事物的图片，结果表明，在观看

自己的兴趣图片时，孤独症儿童和正常儿童大脑

的情感神经区域都得到了激活，在观看其他儿童

感兴趣的图片时，正常发展儿童表现出相似的血

氧活动模式，而孤独症儿童在大脑上的激活区域

则受到更多的限制［9］。因此，在临床中，干预人员

可以通过追随孤独症儿童的兴趣客体来提升互

动双方的联合注意水平，进而帮助干预双方体验

共享积极情绪。

（二）提升游戏性

游戏性是个体对活动充满兴趣并且容易在

互动中感到乐趣的个性心理特征。游戏性高的

个体能够对环境中的重要刺激给予充分的关注，

并从中体验到身心的愉悦。丰富的动画性以及

夸张的面部表情和姿势可以增强个体的游戏

性［25］。夸张的面部表情和姿势经常与积极情感

相联系。夸张的面部表情由于强度较大，能够更

好地帮助孤独症儿童对之进行加工与识别。另

外，夸张的声音也可以提升游戏性，在临床经验

中，如果干预人员的音调听起来既温暖又包含惊

奇的感受，可以较好地维持孤独症儿童的注意

力，唤醒其身体兴奋水平。游戏性高的干预人员

与父母能够投入到孤独症儿童的互动之中，对儿

童正在进行的活动保持持久的、内在的兴趣。临

床与督导经验发现很多干预人员没有将游戏性

作为一个干预工具［25］。缺乏游戏性，就难以从互

动中发现好玩而有趣的微小活动单元，进而阻碍

干预的进程。关于孤独症的干预方法中，游戏干

预比较重视干预人员的游戏性。研究发现，在游

戏干预中，儿童和父母的共享积极情感得到显著

的提升，游戏可以增加儿童的社会技能，进而提

升积极的亲子关系［29］［30］245–273。

（三）表达积极情感

干预人员容易忽视积极情感在社会交往技

能上的塑造作用。所有的学习都是透过趣味与

欢笑兼具的互动产生的［31］25–28。社交技能的学习

中缺乏积极情感的介入，就意味着学习过程本身

缺乏内部动机。在干预与互动过程中，干预人员

保持并积极情感，一方面，可以使得孤独症儿童

在一种安全而信任的环境中充分表达自己，另一

方面，可以大大增加与孤独症儿童之间形成共享

积极情感的概率。

四、未来展望

未来的孤独症儿童干预要充分考虑共享积

极情感的重要作用，干预人员和父母应该省察内

心的情感状态，开发与共享积极情感密切关联的

行为指标。

第一，充分考虑共享积极情感在孤独症儿童

干预中的重要作用，有必要将共享积极情感视为

重要的干预目标。以往的孤独症干预研究更重

视沟通技能，很少把积极情绪和共享积极情感视

为主要的干预目标［32］。对于干预双方来说，共享

积极情感既是维持有效社会沟通必不可少的情

感纽带，同时也是维持有效社会关系的强化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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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干预人员和父母应该尽量将共享积极情感

整合到干预手段和程序中，让共享积极情感成为

干预目标的有机组成部分。

第二，在与孤独症儿童互动过程中，父母和

干预人员应该省察内心的情感状态。孤独症儿

童在情绪表达和理解上存在基本障碍，互动双方

难以达成共鸣感和一致性，故干预人员和父母倾

向于在情感上进行扁平化的处理方式，这种处理

方式使得干预人员和父母对儿童的情感表达趋

向不敏感，不能快速回应孤独症儿童发起的情感

需求。研究发现，孤独症儿童的母亲在与儿童互

动时表现更少的笑，母亲也不倾向于对孤独症儿

童的笑做出笑的反应［14］。为了更好地发挥共享

积极情感的作用，干预人员和父母需要对内部情

感状态加以内观，省察自己是否在情感上完全接

纳儿童并信任儿童，反思自我是否积极面对儿童

的现状。

第三，重视社会情感行为指标在孤独症儿童

早期筛查工作中的作用，开发与共享积极情感密

切关联的行为指标。一般情况下，孤独症儿童在

学前期才得以确诊。社会情感和相关的行为在

个体出生后六个月内快速发展，如果不能在早期

进行大量社会情感和相关行为的练习，潜在的孤

独症儿童将会丧失最有效且最重要的早期干预

时间。社会缺陷一直是孤独症儿童最显著和最

一贯的关键特征，是孤独症儿童早期筛查中极为

重要的目标领域。共享积极情感的行为指标包

括眼神接触、社会定向和双向互动等，这些行为

指标都可以作为诊断孤独症谱系障碍儿童的潜

在风险因子［11］。作为一种外显的行为表现，笑是

出生半年之内婴儿脸上最容易让人观察的社会

行为［33］。研究者对孤独症儿童、非孤独症儿童和

低风险对照组儿童的弟弟和妹妹进行研究，分别

在6月龄、12月龄和18月龄对三组儿童笑的频率

和持续时间进行编码和分析，结果发现，孤独症

儿童的弟弟和妹妹在12月龄时笑的频率比另外

两组儿童低，他们在18月龄时笑的频率依然显著

低于非孤独症儿童的弟弟和妹妹，这表明笑得更

少是孤独症的风险行为标记［34］。基于共同经验

而发生的笑行为是共享积极情感的重要行为指

标。未来孤独症儿童早期筛查工作需要重视研

究这一特定的笑行为，并将这一行为指标纳入孤

独症早期筛查的指标体系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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